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璇姐好：

我和她是经人介绍认识的，谈了

不到一年半，却已经分分合合两次

了。分手都是她提出来的，理由都是

同一个——我们之间不合适。说实

话，军恋不易，我想好好珍惜彼此之

间的缘分，而且我是打心眼儿里喜欢

她。但她总是这样反复无常，让我都

有点害怕了。璇姐，面对她再次提出

的复合，我该不该答应呢？

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 小张

小张：

有人说，失而复得的爱情更让
人珍惜，也更能够相守到老。但得
到的总是有恃无恐，得不到的都在
蠢蠢欲动。在这里要提醒你一下，
面对她再次提出的复合，你必须要
足够冷静。

有些人适合作为长期伴侣，有些
人则不是。通常，后面这种人习惯以
自我为中心。一旦他们觉得关系已经
确定下来，便马上将注意力从你身上
转到自身。对你，则不会心甘情愿地
回馈，一旦有什么诱惑与难处，便爱
上演分手的戏码。

两个人在一起，最好的状态是达
到并维持一种平衡。如果她强你弱的
失衡状态不能改变，即使复合，你难
免会再次遭遇她的“说分就分”。

该不该答应她再次提出的复合，
你不应草率做出决定，而应首先考虑
清楚你们屡屡分手的原因到底是什
么。问题的症结，你能找到并解决，
大可以追随“很喜欢她”的内心，再
次携手；如若触及原则底线，最好当
断则断，避免自己再受伤害。

既然你已经感到害怕，不如就
此放下，因为失而复得未必都是
美好。你需要一个令你感到自己
与众不同的伴侣，因为你的确如
此特别。尽管放手去寻觅更好的
对象吧，一定会有个人对你呵护
有加，千万别随意将自己交给无
法做到的人。

失而复得
未必都是美好

璇姐私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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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员朱锦云轮休回家，第二

天清晨，贴心“小棉袄”朱乐

桐都会早早起来，亲手为爸

爸整理着装。满心感动的朱

锦云也连忙给女儿系好红领

巾。亲子融洽，甚是温馨。

家庭秀

张少波/文 张开发/图■

定格

肩章领花胸标/爸爸/我

都会为你整理啦/你不在家的

日子里/它们/就是你的影子/

我的牵挂

知道你无法长久陪伴我/

更心疼你耳鬓飘落的雪花/就

让我打扮一个帅帅的你/队伍

中能一眼认出/那是我的爸

爸/我是他的“红领巾”军娃

初夏，地处南疆的柯坪县城，时有
狂风卷着黄沙来袭。那遮天蔽日的昏
黄，给这个戈壁深处的小城平添了几分
苍凉、几缕沧桑。红柳，就生长在这里，
用它发达的根系和坚韧的枝干收集水
分，抵御风沙。那被一片火红覆盖的土
地，到处都是生机和希望。

2012 年，何圆圆第一次带着女儿
到柯坪看望丈夫、时任武警新疆总队阿
克苏支队柯坪县中队中队长陈国利。

从唐山到柯坪，辗转 3000多公里，
何圆圆一手抱着两岁的女儿，一手拖着
行李箱到达营区时，已是夜里 11 点
多。昏黄的灯光下，早已等待许久的陈
国利，身影被拉得很长。看到朝思暮想
的妻子和女儿，他拖着一条腿，三步并
作两步迎了上来。

何圆圆问他是怎么回事，陈国利轻
描淡写地回答了一句“训练时摔了一
下，没事，都快好啦”，伸手就想抱过女
儿。可面对突然要抱走自己的“陌生
人”，孩子的反应只有躲避和大哭。陈
国利张开的双臂，尴尬地僵在了原地。

晚上，陈国利轻轻地坐在熟睡的
女儿旁边，像打量珍品一样久久不愿
移开视线。看着看着，泪水便开始在
眼眶里打转。何圆圆第一次看到这个
铁一般的汉子在流泪，心里泛起一丝
苦涩。苦涩过后留下的，却是笃定：
“不能让国利又受罪又流泪，我要到他

身边来！”
探亲结束回到唐山，何圆圆果断辞

掉了市公安局的工作，毫不犹豫地奔赴
南疆。

最初，何圆圆想做个贤妻良母，陪
伴陈国利，照顾女儿。可这个想法，没
有多久就被推翻了。在这个边远地
方，贫困群众、孤寡老人、失学儿童很
多，亟待人们的帮助，有着强烈社会责
任感的何圆圆无法做到视若无睹。她
决心报考公务员，为这里的群众做些
实事。

2013年 1月，成为阿克苏市柯坪县
盖孜力克镇人民政府党建办公室科员
的何圆圆第一天上班，就向组织提出要
求：“让我跑基层吧！”

柯坪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黄沙漫
卷、遮天蔽日是日常天气的“标配”。狂
风吹着怪腔怪调的哨子，沙子像疯了一
样往人的五官里钻，走在昏黄的天地
间，常常看不到前路，找不到方向。而
“一个馕、两条街，从早到晚走不歇”，就
是何圆圆这些驻村基层干部最真实的
工作写照。

陈国利也不止一次劝过何圆圆：
“这里条件这么差，你干脆找一份轻松
的工作，没必要那么拼。”可他知道，妻
子有自己的人生追求，而且认准了的事
就绝对会坚持到底。由于水土不服，何
圆圆得了慢性肠胃病，常常是走在路上

就突然犯起病来。每天出门前，陈国利
都会把热水装好、止疼药备好，装进何
圆圆的背包。连续 5年，每周两次走村
串户，何圆圆穿坏的平底鞋都是陈国利
帮着拿去修。修过多少双，陈国利也数
不清了。
“不好意思啊，成了让你照顾我。”

何圆圆抱歉地对丈夫说。“哪儿的话，确
定你有热水喝，有舒服的鞋穿，我也安
心。”陈国利怜爱地对妻子说。

丈夫的支持，让何圆圆在扶贫工作
中投入了更多的心力和感情。

2016 年，何圆圆主动申请与特困
户提来木家结成了帮扶对子。一有时
间，她就背着粮食、水果和生活用品前
去探望。

可在何圆圆心里，这杯水车薪的帮
扶绝不是从根本上解决提来木一家生
活困难的办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
渔。”深谙这个道理的她买来《致富经》
《新三农》等致富书籍开始学习，决心带
着提来木走科学致富的道路。
“怎么，你这一驻村干部，还要当农

业专家？”见妻子经常熬夜攻关，陈国利
真怕她熬出病来。没想到何圆圆一句
话怼了回去：“你还别小瞧人，我迟早成
为致富多面手。不信，你等着瞧！”

何圆圆说的是事实。这两年，在她
的带领下，提来木家中养出了鸽子、鸭
子，地里长出了蔬菜、瓜果。看着一家

人脸上越来越多的笑容，听着孩子们甜
甜地叫她“何阿帕”（何妈妈），何圆圆心
里像吃了蜜，脸上笑开了花。

然而，蜜糖细品也有苦涩，笑脸背
后也有泪痕。

繁忙的工作令何圆圆早出晚归，难
以照顾小家。她硬起心肠把女儿送回
老家，托父母照看。

今年母亲节那天，何圆圆与女儿视
频聊天。女儿给她讲：“妈妈，今天上舞
蹈课，我们班一个同学哭得可厉害了！”
“为什么呀？”“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所有
孩子的妈妈都陪着来学舞蹈，她的妈妈
临时有事来不了，伤心了。我还安慰她
来着！”何圆圆不禁笑了，许久没见，女儿
又懂事了不少。女儿眨了眨纯真的眼
睛，继续说：“妈妈，好多你该陪我的时候
都没有陪我，你说你帮助了许多新疆的
留守儿童，可我也是留守儿童啊……”接
下来，女儿说了什么，何圆圆一句也没
听进去，情感的大坝瞬间决堤，泪从柯
坪径直流向了唐山。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红着眼的何
圆圆幽幽地问身旁的丈夫：“我来南疆
究竟是为什么？我这么做，值得吗？”
陈国利回答：“也许，当贤妻你不是太
成功，但你绝对是令我骄傲的妻。”何
圆圆感激地抱紧陈国利的手臂，沉沉
地睡了。梦里，她变成红柳林中的一
株，浑身泛着丹霞般的光彩……

戈壁红柳
■张宏江 于 畅

扫码阅读更精彩

她穿着一件淡粉色的连衣裙，就像
盛开的桃花。爷爷说。

他穿着笔直的军装笔直地走着，像
一尊黑铁塔。奶奶说。

那时，奶奶正在大学读书，是一个美
丽热情的姑娘。爷爷刚从解放战争的硝
烟中走来，身上还带着浓浓的乡土味儿。

春天的河水激情澎湃，奶奶的辫
子，随着羞涩的步伐在肩上一跳一跳。
爷爷双手拘谨地垂在身体两侧，身体饱
满地撑着军装。
“我想掐你一下，行吗？”奶奶说。

“为什么？”爷爷睁大了眼睛。“我想知道
你是不是铁打的。”奶奶俏皮地歪斜着
脑袋。“尽管掐，你的手不疼就行。”爷爷
爽快地伸出了胳膊。

奶奶翘着兰花指，用大拇指和食
指用劲掐了上去，可爷爷的胳膊硬得像
铁皮，奶奶只觉得手疼，不由得倒吸了
一口气。奶奶红了脸，爷爷笑眯了眼。

美女爱英雄，这话很适合那时的爷
爷奶奶。

从此，奶奶对爷爷表达爱与恨的方
式就有了这个奇特的习惯。

抗美援朝打响了，爷爷递上参战申
请，但上级的回复却是：军人以服从命
令为天职！组织要求你留在军校。

爷爷的老班长赵二娃来和爷爷告

别。爷爷说：“有什么交代的？”老班长
回答：“如果牺牲了，请你照顾我的妻
儿。”爷爷说：“没有问题。”

参加战争的军人，都很吝惜语言。
参战的第二年，老班长赵二娃牺牲

了。爷爷找到了赵二娃的家乡，找到了
赵二娃的妻子，赵二娃的妻子正在生
产。女人哭喊着丈夫的名字，生下一个
男孩儿撒手走了。爷爷将男孩抱回了
家，取名：赵援朝。

一年后，奶奶也生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李怀友。

援朝和怀友住同一个屋，上同一个
幼儿园，又进同一个学校读书。两人和
所有那个时代的男孩子一样，觉得打架
就是表现英雄气质的最佳方式。他们
在家里互相打，在学校站在同一个阵线
上和别的孩子打。

每次打完，灰头土脸地回来，爷
爷都高兴地拍他们的脑袋，说：“儿子
们，打赢了吗？”援朝和怀友便兴奋地
拽着爷爷的手晃荡，连连喊：“赢了！
赢了！”爷爷就哈哈大笑起来。奶奶不
乐意了：“你这人！有这么教育孩子的
吗？”

第二天早上，爷爷的胳膊就多了很
多红点点。援朝和怀友很好奇，怎么所
有的蚊子都在胳膊的同一个地方叮
呢？爷爷神秘地冲他们挤挤眼睛，然后
咳嗽一声，大声说：“以后不许打架了
哦，要好好学习，建设祖国。”奶奶斜了
一眼爷爷，说：“这还差不多。”

一天，援朝因为打篮球，和高年级
的一群孩子打了起来。怀友听说了，不
由分说地成了援朝的援军。最后，怀友
的腿骨折了，被抬了回来。爷爷气得直
骂援朝无能：“既然打不过，为什么不采
取以退为进，分而击之的战术？”

爷爷还没有骂完，奶奶的兰花指就
伸了过来。爷爷“哎哟”一声，卷起袖子
一看，一个尖尖的红印落在了胳膊上。
“打架还有理了，还战略战术？”奶

奶理直气壮地拉长了脸。
爷爷装模作样地哼了起来：“哎呀，

有印子了，黑铁塔的美好时代都被你掐
跑了。”

奶奶的脸就红红粉粉起来。
援朝和怀友相互做了个鬼脸，吐着

舌头悄悄地笑了。他们终于知道，“蚊
子为什么总在同一个地方叮了”。

援朝和怀友高中毕业，部队招兵，
他们都想去，爷爷犹豫了，奶奶坚决不
让援朝去，结果，怀友参军了。援朝说
奶奶偏心，好长时间不理奶奶。

后来援朝考上了大学，爷爷奶奶为
援朝隆重地庆祝了一番。

援朝入学前，爷爷给援朝讲了一个故
事：“淮海战役最惨烈的时候，我入伍了。
新兵？班长问。是。我回答。跟在我后
面。班长说。一天，一发炮弹打过来，我
蒙了，班长一把将我推进一个弹坑，扑在
了我身上。当我和班长从炮弹震出的灰
尘中爬出来的时候，旁边的战友都牺牲
了。班长就是你的父亲赵二娃。我答应

过他要照顾好你，所以，没让你参军。当
兵是要随时准备牺牲的……”

再后来，援朝和怀友分别成了家，
有了孩子。奶奶把孩子们都留在了自
己身边。援朝的孩子叫“小尾巴”。奶
奶说，这胖小子和他爸简直一个模子出
来的。怀友的孩子是个漂亮的女孩儿，
叫倩倩。

边境开战了，怀友随部队进入了战
场。一个秋天的清晨，很冷，几名军官
来到爷爷面前，郑重地敬了个军礼，然
后将一份阵亡通知书交给了爷爷。

奶奶痛哭起来，抱着爷爷的胳膊一
下又一下地掐着。爷爷颤抖的眼皮里

滚出一颗颗浑浊的泪珠，但身子一动没
有动。

爷爷病了，病得很重。他努力地朝
奶奶笑了一下，说：“你再掐我一下，看
我还是不是铁塔？”奶奶翘起兰花指，将
拇指和食指伸向爷爷的胳膊。掐完后，
爷爷的胳膊上一片泪痕。
“还……还是……黑铁塔！”奶奶泪

水滂沱地搂着我笑了。
我，就是倩倩。爷爷和奶奶一直希

望小尾巴和倩倩成为情侣，可我们终究
没有听话，小尾巴始终是最疼我的哥
哥。

对不起啦！桃花与黑铁塔！

桃花与黑铁塔
■任瑞娟

家 事

“老弟，3点 20分，楼下车库大门
右侧第二根电线杆下等我。”休假结
束，我在家收拾行李准备返回部队，突
然收到峰哥发来的微信。

峰哥，是我的二表哥。在这个兵龄
12年的老兵的“字典”里，从来没有“附
近”“几分钟”等虚词儿，地点、时间必须
精确，并且必须严格执行。

我瞥了一眼手表：3点 17分。“乖
乖，这老哥只给我留了 3分钟时间，真
当是在部队搞集合啊！”心下埋怨，我
急忙抓起钥匙冲出家门。

时间分毫不差，峰哥的车稳稳地
停在约定地点。“给！”车窗摇下，驾驶
座上的峰哥向我甩过一包东西。“回到
部队报平安，有事微信，连队还有事，
先走了——”伴随着没有落下的话音，
峰哥调转车头，扬长而去。

我翻开包，是一袋袋榨菜，没来得
及扔掉的购物小票躺在那里，有些扎眼：
数量20。

回到家中，鞋子还没来得及脱下，
大表哥涛哥的电话又打了过来。“小童
（涛哥喜欢叫我的小名），是晚上的飞
机吗？我给你买了点东西，一会儿送过
去。”涛哥与我相差8岁，已经是坐拥两
座“招商银行”的大财主。许是成家立
业早，他的熟男气质爆棚，我们这个大
家庭里的大事小情都由他操心。

涛哥很快来了，手里提了大大小
小五六个袋子。有炸鱼，有里脊……
还有一大包20袋榨菜！

我是家中的独苗。幸好姥姥姥爷
子孙满堂，我有两个不是亲哥胜似亲
哥的好哥哥。生活在小县城，我们这
个大家族每日聚在一起，自然“表亲”
成了“血亲”。因为在外当兵，我们仨
人难得聚在一起。这次休假，终于圆
了我们这“三剑客”的聚首梦。

一有空，我们就黏在一起吃饭闲
聊。无论去哪里在哪儿吃，饭桌上不
能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一种我们从
小吃到大的榨菜。嚼着榨菜，味蕾的
满足自然而然便开启了童年的回忆。

涛哥说，小时候我圆滚滚的，特能
睡觉，两个哥哥把我哄睡只要三分
钟。峰哥说，以前最不喜欢带我这个
“拖油瓶”，玩个游戏机，被妈妈“三堂会
审”，两句话就交代了出来。“净坏我们
好事！”峰哥怪我。“可姨妈一举手要打
小童，你还不是冲上去把他护在身后？”
涛哥揭了峰哥的老底。我们相视一笑，
嘴里的榨菜嚼得更带劲了。

看着眼前这两个哥哥，我突然觉得
自己好幸福。对我，涛哥有操不完的
心。他爱给我打电话，不是嘱咐我要
注意身体，就是给我讲点为人处世的道
道，更有甚者，为我做媒也是常有的
事。这下，我的亲妈倒是省心了，只有
一句话：“听你涛哥的啊！”

读书不大灵的峰哥，当兵却干出
了好样子。他是训练尖兵，曾经跟腱
断裂 3个月，还硬是跟上了演习的大
部队。在班长的岗位上，他带过近百
个新兵。峰哥说话很直，总是嫌我“书
生气”太浓，说我不懂部队，却很耐心
地给我讲“兵”：“我当兵十几年，见过
无数的兵，你现在是带兵人，只有懂他
们，你才能带好兵！”我这个“菜鸟”排
长在他的影响下，也在换位思考中体
味着兵心。

哥哥们送我的榨菜，我一个不落
地都装进了行李。那里面的东西很
贵重，是家的味道，更是铁瓷铁瓷的
兄弟情。

仨 兄 弟
■慕佩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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